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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与近代闽粤

侨乡社会观念的变迁
郑甫弘 熊蔚霞

在探讨海外移民与侨乡社会的关系时
,

通常侧重于经济影响的考察
,

如对华侨投资
、

侨汇

等的研究
。

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

但

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决定因素
,

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侨乡的社会经济结构

相反
,

长期的海外移民和频繁的海外联系却对侨乡地区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本

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近代闽粤侨乡社会思想观念的某些嫂变
。

一
、

海外移民传统与海外发展观念

闽粤侨乡大都地处沿海
,

自古以来
,

这里的人 民便在业农之余向海求利
,

或打渔或航海经

商
,

渔海商航是沿海人民传统的一种谋生方式
。

唐宋以来
,

作为东方贸易大港的广州
、

泉州便流

寓有许多海商大贾
,

使闽粤侨乡人很早就有较强的海外发展意识
,

出海谋生有着悠久的历史
。

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

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 自足 自然经济
,

农村的破产
,

手工业的凋零使得城乡到处是失业破产的农 民和手工业者
。

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

使他们无法获得谋生的职业
,

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
,

匪患不断
,

社会秩序混乱
,

广大农民不得不

纷纷逃离家园
,

谋生他乡
。

内地农民有的迁往地广人稀处另辟天地
,

有的到城市受雇于他人
,

有

的沦为兵匪或乞丐
。

闽粤侨乡人民则大批流徙外洋
。

广东沿海各县
,

因无工可做
, “

相率卖身当

猪仔
,

到南洋去当苦工者每年约以千百计
” 。

开平县人口 中约  离村后到海外谋求生路
。

潮

安县第六区银湖村的壮丁 左右
,

出洋的竟在 以上
,

约占
,

该县第七 区华美村的

壮丁
,

有 是出洋或出过洋的
,

全县壮丁有  在南洋
。

据 年的统计
,

晋江县在外

华侨占全县人 口总数的  
。
。

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使闽粤人民对出国谋生充满幻想
, “

竟将出洋认为是一种发财

的最终捷径
,

以为凡是有机会到南洋去的
,

总可大捞一番
,

满载而归
,

因此能够攀到关 系的人
,

固然趋之若狂
,

即毫无门径的人
,

也 日夜做梦想 出洋
’,

于是有一些人在厦门
、

汕头
、

香港一

带遍设所谓的
“

职业介绍所
”

或
“

猪仔馆
” ,

替外国人招募工人
。

成千上万做着南洋美梦的穷苦

力
,

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

许多人老死在矿场里
,

被矿场主榨干了血泪
。

出国华侨绝大部分都是穷

苦人
,

向海外谋生往往使他们具有了冒险和吃苦精神
。

不能忽略回国华侨和侨眷对侨乡人的影响
。

多数华侨的发财梦想破灭了
,

但努力奋斗终成

致富者也不少
。

这些成功的华侨有的荣归故里
,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如厦门
、

汕头
、

广州
、

江门
、

海

口等侨乡城市盖起了新式的洋楼
,

在厦门鼓浪屿
, “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

、

海峡殖

民地
、

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
。

在厦门和远离市中心的一些西式洋楼
,

也同样

是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所盖的
。 ’,

富裕华侨 回到家乡
,

生活奢侈
,

大 讲排场
,

他们
“

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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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

筑大屋
,

神工 鬼工久雕琢 大妆奋
,

大聘金
,

一嫁一娶费沉吟
,

乡人相惊羡
。 ”

不少侨眷

也 由于有海外亲人的接济
,

生活富裕而舒适
,

却很少从事劳动生产
。

大量华侨回国建房和汇款

回国是近代侨乡才有的现象
,

如果说在此之前侨乡人 向海外发展观念还很模糊的话
,

那么由于

对成功者财富的羡慕
,

近代人民出洋观念 已变得清晰而强烈
,

侨乡人对南洋似乎像马可
·

波罗

在东方见闻录所说的中国是满地黄金 白玉一样
,

所以一般的青壮年都懂得住在家乡是没有出

息的而具有
“

过番
”

心理
。

在福建省福清侨乡
,

男子一到身高体壮时
,

就拿着雨伞包袱和他的叔

叔伯伯们到南洋去了 在美洲华侨的故乡四邑
, “

大部分的人也都希望到美国掘金去
” 。

所有

这些造成闽粤侨乡人民出国绵绵不断
,

甚至一浪高过一浪
。

虽然东南亚一带亦遭受殖 民者的劫

掠
,

但总的说来
,

谋生空间比国内宽阔得多
,

经济成功回报率亦较高
,

闽粤人民利用地理之便纷

纷出国谋生
,

冀望通过累年积月的辛勤劳作
,

使自己成为富裕的华侨
,

来改善自己的人生道路

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希求成为闽粤侨乡人民向海外发展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

二
、

重商意识与重利观念

在闽粤侨乡
, “

无论老幼
,

如提到生计问题
,

视线的焦点
,

立刻集中在商业上头
” ,

他们认为
“

如要赚钱
,

如要赚大钱
,

就应做生意去
,

往南洋做买卖去
” 。

做生意成为侨乡人一般的信心和

观念
。

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
,

是希望子女学会打算盘
,

能记帐写信
,

以便将来有能力在商店里任

职
,

做生意
,

或能接替 自己的事业发展生意
。

许多侨眷也注意在平时对子女进行商业训练
,

希望

他们长大后经商
。

侨乡土地占有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侨乡人民对土地投资的热情与他们所

拥有的财富并不相称
,

人们大多愿意留着资金从事商业经营
。

侨乡富户虽多
,

但土地占有却极

为分散
。

不少侨眷家庭并不占有土地
,

他们认为与其向土地投资
,

不如留着钱从事商业合算
。

重商观念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
。

首先
,

大量的侨汇使得一些侨眷在生活之余仍有经商资

金
,

侨汇亦使侨 乡购买力旺盛
,

从商变得更为有利可图 其次
,

闽粤许多侨乡土地贫痔
,

自然条

件差
,

与其 向贫疥的土地投资
,

不如拿钱做买卖去 再次
,

华侨也大多从事商业
,

他们对家乡人

的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据  年统计
,

缅甸华侨中商人占  
,

泰国华侨在商业界谋生

约占  
,

马来亚华侨也多从事商业买卖
。

在印尼
,

分布于商界的华侨占
,

福建华侨半

数以上都从事商业活动
。

经商的华侨往往以自己的经验来开导家人
,

在他们看来
,

种田赚死钱
,

经商赚活钱
。

此外
,

回国投资的华侨也往往将资金投放到商业上
。

侨乡商业气氛浓厚推动了商

品经济的发展
。

侨乡商业气氛的浓厚使侨乡人对于利的观念看得 比较重
。

在广东
, “

工商百姓莫不为利
,

有

利可图
,

虽受尽千辛万苦甚至牺牲生命亦所不顾
”

许多华侨在 出国前的生活亦过得去
,

但

为求厚利往往抛妻别子
,

漂泊异域
,

如福建晋江灵水乡
,

田地肥沃
,

粮食够用
, “

为求得更好的利

益
,

亲引亲而出洋
, ”

造成该乡
“

几乎家家出洋客
”。 。

利是每一个人无可非议的嗜好
,

非求不可
,

也正是人们的重利观念使得侨乡人具有了敢于冒险
,

奋发向上的品格
。

但侨乡人的重利观念却

也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后果
。

在广东台山
, “

问某地谁最有势力
,

最有办法
,

最可钦佩
,

先估量一下

美金谁最多
。 ” ”

在他们的头脑中
,

新闻记者还不如家中供使唤的女埠
,

忠实文人寒士不是他

们的眼中物
。

金钱成为他们衡量一个人能力和地位的唯一标准
。

在台山
,

不懂台山话是要被人

瞧不起的
,

在其心 目中
,

唯有外国人和富裕 的华侨才可敬佩
。
。 重利观念最严重的后果莫过

于侨乡子弟对读书的轻视
。

他们
“

几乎个个迷洋迷商
” , “

读书不是出息的路的观念普遍灌输在

每一个人的脑海中
” ,

认为出洋或经商才是出路
,

于是敷衍学业
。
。 事实上

,

侨乡的教育只是

变成了经商的基本训练
,

如写信
、

记帐
、

史地常识等
。

侨眷妇女也
“

多不识字
,

大都没有受过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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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
。 ’,
。 虽然侨乡由于华侨的努力

,

学校办了不少
,

但对读书兴趣的淡薄使侨乡教育大

为逊色
。

三
、

崇尚外来文明与崇洋崇侨观念

华侨对国内投资
,

除上海以外
,

大都集中于厦门
、

广州
、

汕头
、

海 口等侨乡重要城市
。

华侨投

资构成了这些地 区近代化投资的最主要的部分 在广 州
,

华侨投资占该城市近代化投资的
,

而在福建厦门更高达
。

在许多投资中
,

华侨都起着开拓者的作用
。

厦门
、

汕头
、

江门
、

台山等地的制冰厂
、

电灯公司
、

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等都是华侨最先创办的
。

外来物质文明

的传入不仅较大地改变了侨乡人 民传统的物质生活结构
,

而且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 在近代
,

南海
、

新会
、

中山等重点侨乡造就了康有为
、

梁启超
、

孙中山等杰 出的资产阶级

思想家
、

革命家并非偶然
,

他们在整个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变革运动中发挥了先 驱和核心的作

用
。

它表明
,

由于外来文明的冲击
,

侨乡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 了巨大的影响
。

从外表看
,

侨乡也处处烙上了外来文明的印记
。

台山的乡村
“

远远望去煞像香港的外貌
,

高

高的巍楼和三四层的洋房
,

雄恃山顶
” ,

被人们誉为
“

小檀香山
” 、 “

小金山
” 。
。 四 邑由于有许

多
“

像美国一样的房子
、

公路
、

铁道
、

市镇
”

而使得人们有跑到外国的土地上去之感
。
。 台山北

部的公益埠
“

亦富欧美风味
” 。 广东南海县的九江

“
建筑有南洋风味⋯⋯随处 可以见到棕桐

树和散尾葵
,

青塘畔的房屋都带着异地风光⋯⋯因而拥有
‘

南中国的瑞士
夕

的美誉
。 ’,
。 海南

岛的文 昌侨乡
“

富室房屋也仿作欧风
” 。
。 而在汕头

、

厦门
、

泉州
、

江门等侨乡城市
,

西方和南

洋风格的房屋更是比比皆是
,

表现出侨乡人民对外来文明的首肯与欣赏
。

在 日常生活中也大量表现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
。

在侨乡
,

人们对外国货的消费不断增

多
,

地道的中国货变得不受青睐
。

世纪初的厦门社交场上
,

外国酒就 已大量地取代了中国

酒 。 对外国货的消费程度成为人们衡量财富与权势高低的标志
。

咖啡的饮用也 日益普遍
。

年代
,

用餐时饮咖啡和以咖啡代茶款客仅限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
。

年代饮用咖啡有的

地方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

在海 口
,

咖啡店之多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 “

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里
,

都挤满了喝咖啡的人
,

他们举杯细细寻味
,

悠 闲自若
。 ’

夕 不仅城市如此
,

一些乡村喝咖啡的

习惯也很普遍
,

如海南侨乡
“虽乡村小户亦必以咖啡红茶以待宾客

。 ’,
答 可以看 出外来 日常生

活方式对侨乡社会的影响
。

服饰方面
,

侨乡人也竞相追求洋化
,

年代的潮汕
、

厦门等地
“

著西

服的时风
,

在一部分的青年是极盛的
,

特别是学生或与外洋有过接触的人
。 ’,
忿 年代有的侨

乡穿着
“

西装革履 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服装以及 日常生活类多效法欧美
。 ’,

, 在广东开平

的赤坎集市上
,

着到的往往是梳着光亮头发穿着笔直西装的时代青年
。

侨乡女子在洋化气氛感

召下对追求时髦表现得较为热烈
,

赤坎的许多农村女子往往用卷 曲的头发
,

漂亮的美国花绸衣

服来装饰自己
。
。 晋江的女子

,

喜欢穿着花花绿绿
,

成群结队到城里去烫发
,

一间理发店一 日

烫发十人
,

而乡下姑娘和侨属女子却占了十之七八
。
。 地道的中山石岐姑娘

,

往往涂满 口 红

胭脂
,

为烫发挥霍巨资而毫不吝惜
,

巴黎香水
,

各种名牌 口红以及尼龙丝袜也是她们 日常的修

饰物
。
。

饮食和服饰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出侨乡人因外来的接济而生活富裕
,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

们珍惜现世享受的心态
,

这事实上是侨乡人的普遍心态
。

从战前到战后
,

无论城市或者乡村
,

迎

神赛会
,

娶嫁葬丧等无不大肆铺张
,

竞争奢侈排场 大量的侨汇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

却被追求

眼前的享受所挥霍掉了
。

结果侨乡虽然有大量侨汇
,

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仅表现为外运 内销活

跃
,

而呈现出商业的畸型行为和虚假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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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对外来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欣赏与模仿中还培养出一些盲目的崇洋崇侨心
理

。

厦门
“

一般人的心理
,

都不以托庇外籍为羞
,

上至社会闻人
,

下至烟蠢龟鸭
,

莫不以得作某国

籍 民为荣
” ,

一些中国人的高楼大厦外
, “

大书某某国籍民
,

好是乡村 中悬挂扁额般
。 ”。 此外

,

他们还以拥有外国物品而 自傲
,

常以在外华侨寄回的洋物 向人夸耀
,

表现 出
“

洋人的东西总是

好的
”

心理
。

在近代中国
,

受西方文明冲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而非独侨乡如此
。

但在闽粤沿海

侨乡其崇洋崇侨与西化程度较之非侨乡更深
,

表现也更明显
。

四
、

畸型婚俗与婚姻观念

闽粤侨乡与海外的接触对人们的婚姻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社会经济的发展
,

一些工厂

企业的兴办使一些妇女也能获得工作的机会 某些谋生门径使她 们在经济上可以自立而不必

通过婚姻来获得生活的依靠 而对传统封建婚姻专制和夫权压迫的不满更使一些女子抱定独

身主义而终身不嫁
。

在广东顺德
、

中山
、

南海和番禺南部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侨乡地区
,

存在着女

子
“

自梳
”

和
“

不落家
”

的风俗
。 “

自梳
”

指的是未婚女子自行易辫而髻
,

以示决心不嫁
,

终身独老
。

“

不落家
”

指举过婚礼后的女子长住娘家
,

避免与丈夫同居
。

她们在经济上完全独立
,

生活既不

依靠娘家亦不依靠夫家
。

有些独身女子还远涉重洋
,

到新加坡
、

马来亚
、

安南等地帮佣谋生
,

人

数不少
。

由于在外佣工时间长
,

有的还
“

深谙英法等国语言
’,

气成为侨乡妇女中的佼佼者
。

回国华侨
,

有钱的固然财大气粗
,

生活奢侈
,

没钱的也尽自己几十年辛苦积蓄乘回乡之机

好好排场风光一下
。

在侨乡人看来
“

金山客没一千也有八百
” , “

吕宋客没一千也有八百
” 。

人们

一听见
“

华侨
”

二字
,

就联想到
“

有钱
” ,

对华侨满含着羡慕
,

认为所有出洋的华侨都是有钱人
。

在

广东四 邑的人们对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尤其羡慕
,

总以为是个个发了财回来
。

对侨眷
,

人们同样

羡慕
。

不管人们对华侨和侨眷们生活的看法如何夸张
,

华侨及其在国内的家庭除了抗 日战争的

特殊年代
,

其生活事实上一般比非侨眷家庭优越得多
。

出现了女子争嫁华侨的现象
。

在二三十

年代的侨乡
, “

一个闽粤籍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家乡去
,

不一定有人 向你说亲⋯⋯而一个从金 山

回来的华侨不管你的年龄是二十
、

或三十
、

以至于四十
,

带着幼女庚贴来说亲的媒娘
,

会把你家

里的阶石踏低了几尺
。 ’,
。 这些描述虽属夸张

,

但却不失真实
。

厦门附近侨村一位 巧 岁的女

子被父亲强迫许配给一位 余岁的有钱华侨
。
。 尽管太平洋战争期间

,

侨汇中断
,

在忍受着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中
,

多少侨眷妇女诅咒着
“

以后女儿再也不让她嫁给侨客了
” ,

但战后的

侨乡女子受金钱的诱惑
,

几乎是
“

非番客不嫁
”。

,

大有
“

万般皆下品
,

惟有番客高
”

之势
。

战后的

四 邑女子争嫁
“

金山客
” , “

女公务员及 中大学校女毕业生
,

近与金山华侨结婚者
,

据计 已有不

少
。 ”。

据当时报载
,

晋江石狮近郊东圆村有一年青而又富裕的侨妇
,

战时丧夫
,

战后欲招人入赘
,

要求年龄在 至 岁
,

身体强健
,

略具知识等 有意者须
“

亲往面洽然后决定
” ,

引得许多侨乡

男子纷纷前往面试
。
。在旧 的婚俗中

,

只有男子对女子
“

看相
”

和
“

娣相
” ,

却无女子选择男子的

主动权
。

而东圆村侨妇的招人入赘在当时未尝不是一件大事
。

而许多男子前往应试又印证了

侨乡中
“

白银买人心
”

的俗谚了
。

对金钱的崇拜和对华侨的迷恋在侨乡却也闹出了许多婚姻的

悲剧
。

泉州一女子宝珠
,

因其母对侨眷生活羡慕
,

希望为女儿择得一如意金龟快婿
,

却被骗与一

伪称
“

大番客
”

的男子李长源订婚同居
。

后李长源诈得宝珠巨金又逃之夭夭
,

母女俩始知受骗上

当
,

后悔不迭
。游

侨乡一些奇怪的婚俗
。

华侨远在异地
,

一时难以归国娶亲
,

其父母便代为包办婚姻
。

父母

凭着寄回的相片央求媒人找寻对象
,

择吉成亲
,

一些侨乡女子仅凭照片就答允了婚事 举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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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时
,

新郎又在外
,

则将新郎的长衫马褂
,

毡帽和鞋袜 西化一点的用西装
、

恤衫
、

领带和皮

鞋 盛于一个大型红色喜盒
,

另将一只雄鸡代作新郎而与新娘大行其
“

新婚大典
” ,

花烛之夜雄

鸡还要逗留洞房
,

新郎的照片则挂在梳妆台旁边供新娘 日夕相睹
,

作为精神伴侣
。

在广东的四

邑
,

潮汕等侨乡都有此俗
。

福建闽南地区也有此俗
,

只不过不用雄鸡
,

而是
“

托姊妹对拜
,

取

成双之意
” ,

称之为填房婚 。 显然
,

这些奇怪的婚俗只有在侨乡的特殊环境下才可能出现

的
。

综上考察
,

近代闽粤沿海侨乡地区在社会思想观念的若干方面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
,

海

外移民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回馈是引起人们观念变化的基本动因 同时社会思想观念的

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是在对自身和周围环境不断适应和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意识的变
‘

化 它既有积极的好的一面
,

又有消极的坏的一面
,

有时甚至带有偏面性和盲 目性
。

所以我们

在强调海外移民对家乡积极作用的同时
,

也不应忽视消极方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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